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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朴 文｜
江溪桥:远去的古镇

在无锡，说起江溪桥，凡是上了
年纪的人大多会有深浅不同的印象。
什么什么桥，在江南一带，往往是农村
一个村落或者一个集镇的名称。江溪
桥就是一个集镇，而且是一个曾经非
常繁华的江南集镇。它地处当今无锡
市的东南方，已经成为新吴区的北部
门户，江溪街道的一部分。想当年，这
里既是无锡市的远郊农村，又是无锡
市的卫星城镇。江溪镇以她特有的风
姿屹立在无锡的东南方，为无锡的发
展也助上了一臂之力。

历史已经很难说清楚江溪桥是
如何孕育成长发展的了。估计是因
为东亭通向江溪桥的一条大河，与这
里的江溪河交汇，形成独特的水路交
通环境而逐步发展形成的。在解放
以后，这里曾经发现了三国时代东吴
著名大将黄盖的墓。由此推断，江溪
桥在三国时代就小有规模，这里也有
可能是个军事重镇。如果这样，江溪
桥可能有近2000年的历史。

当然，从解放初到江溪桥拆迁的
整个江溪镇遗传的老建筑来看，重点
发展时期还是在明朝及后来的清朝和
民国时代。由于人们喜欢临河而居，
经济则崇尚交通便利。财主们的田地
尽管远在数里甚至十多里以外，但是
他们都集中居住在这里，使这里成为
财富和人口的集中区，也促进了这里
经济的蓬勃发展。在长期的历史进程
中，这里经历了风风雨雨，终于形成了
一个包括紧靠一起的几个卫星村在内
约2.5平方公里、具有典型江南风格的
繁华重镇。镇上一度古木参天，溪水
绿如蓝，江花红胜火，景色美如画。

往昔多灾多难的时代，使该镇人
口变动很大，随着时局的变化，从数
百到数千上下波动。解放前，这里长
期是附近大片农村地区的行政中心
和以粮食为主的商品集散地。最大
的变动和灾难，一是清朝末期的太平
天国，造成人口大减，房屋也损毁不
少；二是日寇侵华，人口被杀害好几
百，离开江溪的本地居民不少，房屋
烧毁近半，元气大伤。

江溪桥的人口有一个特点，即杨
姓占据大半。据江溪桥的杨氏宗谱
记载，江溪桥的杨氏祖先，是北宋理
学家杨时，他的孙子后来从福建来到
江溪桥附近的双板桥，后又迁移到江
溪桥。通过至少十几代人的创业繁
衍，成为这里的名门望族。解放前的
无锡有“北孙南杨”之说，指的就是北
边有石塘湾的孙氏族群，南边有江溪
桥的杨氏族群。江溪桥原来的姓氏
大多迁徙到其他城市乡村，很少在江
溪桥居住。如朱姓原住民，原是这里
的大族，他们在这里还建有一座大祠
堂。在清末民初上海滩发展起来以
后，朱姓居民一夜之间全部去了上
海，只留下一户在江溪桥看守祠堂。
这种现象在江南各地农村多有发
生。但是从朱姓的迁徙来看，这未尝
不是好事，他们为自己族群的新生开
辟了一条新路。江溪桥的族群从此
开始发生了重大分化。

作为江溪桥的杨氏，可能由于老
祖宗的理学传统影响，思想文化比较

保守。从无锡城穿越好几里路的乡
村田野来到江溪镇，必须进入一座比
较高大的圈墙。高墙上方有两个砖
雕大字“入第”，意在你将进入封建科
第区域；在圈墙反面上方则有“出孝”
两个大字，意在你将离开坚守忠孝节
义的地方了。这一座圈墙和那四个
字向人们宣告了江溪桥的文化宗
旨。真是苦心孤诣啊。

据说，在民国时期，无锡的荣德
生在创业时期曾经专门租了一只汽
艇来到江溪桥，拜访这里的杨氏族
长，说服动员这里的财主投资他的企
业，可是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和批
评，他们坚持“种田万万年”和“耕读
传家”的传统思想，反对现代工业社
会，也使当时的江溪桥一度失去了进
入现代文明的机会。江溪桥的杨氏成
为了固守陈旧生产力的代表。当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慢了
一步，但是杨氏族群也发生了分化。
大量杨氏儿女走出江溪桥读书学习接
受新思想新知识，开辟新生活，创造新
事业。大批人才在全国各地崭露头
角，全国工商教育文化艺术界也有江
溪桥人的身影。不少原来的顽固派人
物也采取各种方法，告别故里走向全
国。例如有的财主不惜用“灰皮田”的
方法把土地永远出租给人家，仅仅收
取少量的租金，一次性收取一定的出
让金出去创业。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一
段时间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
南第一燕”瞿秋白笔下的江溪桥也终
于悄然发生了变化。

让我们回到作为江溪桥的外部
形态的历史。江溪桥滥觞期的形态
我们已经很难回忆，史料也比较缺
乏。江溪桥最繁华的时候是抗日战
争前夕。尽管江溪桥没有赶上时代
的步伐使江溪桥成为充满时代气息
的新集镇，但是它毕竟也在被动地向
前迈进。抗战前夕，江溪桥一直是周
边地区（大部分时期称为景云乡）的
行政中心。江溪桥的街道有前街、后
街、东街和西街，均临河而成。另外
有好几条小巷。商业门面房结构比
较简单，高高低低，鳞次栉比，一式推
槽板。最兴旺时，有各类商业店铺
100 多家，解放初还有 40 多家，茶馆
曾经就有四家：上午喝茶，主要是谈
生意，交流信息，调解各种纠纷；下午
主要是听书，客人来自四面八方。镇
上除了名目繁多的服务业外，也有酒
坊、糟坊和染坊，还有竹木铁等等手
工作坊。中药店有两家，除了卖药以
外还有药师、药工和坐堂医生，帮病
人治病开药方。每个天气晴好的日
子，江溪古镇河两岸、桥上下，熙熙攘

攘吆喝呼喊热闹非凡，大有“清明上
河图”的气势景象。

说起江溪桥的桥，最有名的桥梁
当然首推江溪桥和学士桥（因华太师
是大学士而得名）。学士桥在江溪桥
的南面，与江溪桥同样，都是东亭华
太师出资建于明朝，用料之考究，建
造之精美，均不亚于南门清名桥。由
于这里是标准的江南水乡，河道纵
横，镇周边还有好几座各种结构的小
桥，恕不一一道来。因为江溪桥和学
士桥都不适应现代交通，解放后先后
被拆，非常遗憾。

建筑，常常暗藏着文明的密码，
记载着历史的印痕。谁也说不清江
溪桥的房子哪一座是最古老的。人
们只是知道江溪桥的先辈在这里生
息繁衍至少有一千几百年。伯渎河
流经江溪桥附近，与江溪河相通，泰
伯带领吴地先民挖下了开凿中国运
河的第一锹。江溪桥那时也会有民
众参与。这是正常的逻辑推理。可
以用考古作出证明的至少也在宋朝
之前。

以前的民居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不单是风风雨雨，更有文明的冲击甚
至战火的考验。从现存的大约数百
间房屋来看，除了占据大约一半的商
业用房、教育用房和其他用房以外，
真正高端的房屋就是财主家的生活
用房和厅堂，另外有财主们捐款建造
的祠堂。这些建筑的建造时代，大多
集中在明清时期。财主们的住房除
了其中一小部分佣人住房和堆放杂
物的库房以外，基本上都是两层楼
房。从时间来区分，越早建造的房屋
相对比较简洁，除地面尽量跟上时代
用青灰色的大砖铺设，梁、椽、柱、窗
等等较少雕刻装饰。到了明末清朝，
房屋走向豪华，雕梁画栋普遍化，内
墙较低处普遍用薄形的青灰色砖贴
面，造价越趋昂贵。即使是外部，也
有明显的不同。屋顶屋檐，尽显富贵
气派。明代则没有那么繁华。那个
时代，盗贼经常光顾富贵人家。为了
防御，一些财主特地把房基挖得很
深，筑得很宽厚，围墙也是这样，就是
所谓的“高筑墙”。少数富贵人家还
有私家园林，里面有池塘假山花草树
木，但是规模一般不算大。

江溪桥的建筑有个特点，那就是
重视厅堂。富贵人家普遍有小型的
厅堂。大富大贵的人家就有很宽大
的厅堂，有时用作族群聚会商议大
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文昌阁、阁老
厅、桂花厅、嘉会堂、养初堂、留耕堂、
怀德堂、积善堂等等。江溪桥的杨氏
在东西南北有四座祠堂，这是一个独

特的现象。周边还有朱氏祠堂、林氏
祠堂和毛氏祠堂。这些祠堂在结构
上均以厅堂为主，并各有称号，不一
一列述。

江溪桥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中国
传统的木结构房屋。我一直在寻找
是不是有西式的钢筋水泥砖石结构
的房屋。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了
解到，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去上海创业
的杨仲清先生在江溪桥建造了一座
标准的“洋房”，由于规模不很大，坐
落的地方比较偏，所以没有引起人们
的关注。我知道了，其意义深远，特
地记上一笔。

说到祠堂，江溪桥的杨氏最重视
对祖先的祭祀，每年的农历三月初十
和九月初十是祭祀日（春祭和秋祭），
解放前每逢这个时日，各地杨氏后裔
云集归来，周边远方的客商趋之若
鹜，江溪桥人山人海，热闹程度超过
一般的节场，似乎江溪桥是杨氏的江
溪桥一样。

江溪桥的慈善事业值得称道。
江溪桥早就有义田、义庄和义塾，对
穷困族亲进行救助，甚至对非杨氏的
穷苦家庭也予以帮助，对他们的孩子
免费招收入学。江溪桥的开明士绅
在治理江溪桥时也讲究与时代文明
接轨，整个江溪桥河道沿岸很早就陆
陆续续筑起了石驳岸，确保了江溪桥
的河道运输；整个镇上的保安工作土
洋结合逐渐推进；消防工作很早建
立，被称为“救熄会”；至于电力，也是
全无锡市周边街镇最早通电的，通电
后，给江溪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这
里的造船修船行业以及运输业得到
快速发展。江溪桥造的船被称为米
包子船，比当时同样有名的西漳船大
不少，一船一次可载20多吨，为无锡
米市的发展增强了推动力。不少手
工作坊逐渐走向机械化，江溪桥开始
展现出青春活力。

遗憾的是，日寇侵华，江溪桥陷
入了严重的衰退。由此引出了“冷落
江溪桥”的流言。解放后不久，1956
年，由于江溪桥失去了地区行政中心
的地位，不少工商小企业搬迁到坊
前，江溪桥再一次衰落，再也没有获
得恢复的机会。特殊时期的“破四
旧”，使传统文化受到损伤，大量文物
书籍古玩字画甚至家具被焚烧。江
溪桥人民心中的镇镇之宝、由三名浙
江师傅花三年时间在一根大型古黄
杨木上雕刻的精品“暖桥”被付之一
炬。这个名副其实的古镇宣告退出
历史舞台。至于后来的拆迁，大量收
集老古董的人们络绎不绝来到这里，
收买甚至挖掘寻找古董，只是为一个
已经逐渐消逝的古镇再唱一曲最后
的挽歌罢了。

就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名副其
实的古镇离我们而去了，但她永存于
历史和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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